
戏剧是叙述吗?

———故事演示类被排除在叙述之外的历史与深层逻辑考察

伏飞雄 陈亚玲

摘 要:在西方主流叙述观念中，包括戏剧在内的故事演示类历来被排除在叙述范畴之外。简析其历史与原因会发现，
西方理论家多把叙述者或叙述者的言语、文字表现性作为叙述判断的基本标准。这个标准背后的逻辑，实为其叙述观念
在媒介视野上的严重局限: 语言，尤其文字中心主义。文字中心主义可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戏剧( 模仿) 与叙述
的区分。选择文字文本讨论这种区分，有其问题讨论手段的必要，但这种区分本身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故事观念矛盾: 故
事表达并无媒介限制，故事与叙述近乎同义。其实，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属于以符号传达叙述信息的故事。人类的早
期故事形态，多以口述、仪式表演等形式展开。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叙述局限于言语或文字视野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
的逻辑，即艺术与生活的简单二元，这种二元观念又与“模仿说”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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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主流叙述观念中，戏剧历来被排除在

叙述范畴外。与此相应，少有学者就戏剧表演等
故事演示类是否属于叙述作过正面、系统的探讨。
在我国学术界，运用西方现代叙述学探讨戏剧艺

术也不过 20 年左右的事。这些讨论，多沿用“叙
述者叙述”这个理论框架考察某些戏剧作品，尤
其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叙述性及其叙述表达方

式，且多针对书面文字剧本。对于故事演示类是
否属于叙述，赵毅衡采取了扩大叙述定义的方式，

把演示叙述看成以身体、实物等为符号媒介的叙
述类型。总体而言，国内不少学者依然对把包括
戏剧在内的故事演示类纳入叙述范畴持拒斥态

度。因此，从一般叙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回
顾与简析戏剧被西方学界排除在叙述外的历史、
原因或深层逻辑，以及包括戏剧在内的故事演示

文本属于叙述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依然是需要阐

明的问题。

一、戏剧被排除在叙述之外的历史与原因

戏剧这种古老的文艺形式不被西方现代叙

述学看作叙述类型，本身有着西方文论的

传统。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讨论诗人应该讲

述什么内容的故事、如何讲述故事时，区分了纯粹
叙述、模仿、叙述与模仿兼用三种方式: 纯粹叙述，
诗人直接讲述故事，典型体裁如品达的颂神抒情

诗; 模仿，以模仿故事中人物言行的方式说话( 直

接模仿) ，表现形式为直接呈现人物对白，典型体

裁为悲剧、喜剧; 叙述与模仿兼用，表现形式为故
事人物对白加上诗人在对白之间所作的陈述( 部

分模仿) ，典型体裁为荷马史诗、品达的胜利颂歌
等( 柏拉图，《理想国》116—125 ) 。站在培育城
邦护卫者的立场，柏氏( 下同) 明确尊叙述而贬斥

模仿，否定故事人物直接说话、行动等表演形式，
他尤其肯定第三种方式，认为它最有趣。与其师
柏氏不同，亚里士多德既把戏剧与叙述都看成模

仿艺术，也不简单从政治、教化立场出发排斥戏
剧。在《诗学》中讨论艺术分类时，他只是从模仿
所用方式的差异出发把戏剧与叙述分立为不同的

模仿类型: 史诗、戏剧等都属于模仿的艺术，但史
诗主要以叙述的方式模仿，即诗人以自己的口吻

讲述故事，或诗人通过人物的口吻讲述; 戏剧则通

过扮演的方式模仿，即模仿人物行动，直接以舞台

表演的方式展示人物行动( Aristotle， 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13) 。他们师徒二人关于戏剧与叙述
分立的立场，为西方现代叙述学把戏剧等故事演

示类排除出叙述范畴奠定了基础。
作为现代叙述学的重要开拓者，热奈特直

接继承了柏氏、亚氏( 下同) 上述传统，从叙述
的表现性角度挑明了戏剧模仿不属于叙述的

原因:

舞台上的直接模仿，体现为手势与

言语行为。显然，模仿通过手势能够再
现( represent) 行为，但它避开了诗人的
言语，诗人正是以言语从事特殊活动。
通过言语行为，凭借人物所说的话，模仿

只不过复制了真实或虚构的话语。因
而，确 切 地 说，模 仿 不 具 表 现 性

( representational)。( Genette 1 － 13)。

在他看来，叙述本来属于文学表现的一种弱

化形式，而模仿，尤其是完全模仿，更没有表现性。
其表现性，体现在诗人的语言艺术上。完全模仿，
不过是诗人复制如戏剧表演中人物角色的言行而

已，根本谈不上诗人自己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因

而不具有表现性。不过，在该文中，热奈特最终与
柏拉图一样并不认同完全模仿，因为完全模仿就

等同于事物本身。他最终肯定的，是不完全模仿。
而不完全模仿，在他看来就是叙述。他提到，荷马
史诗中也有人物对话，但它们也必须由叙述引入，

夹在叙述言语之间，这些叙述部分构成“事实情
节”———诗人“述说穿插于这些说话之间的事实
情节”( 柏拉图，《理想国》117) 。换言之，荷马史
诗中类似舞台人物角色的言行，还是要被纳入叙

述文本的总体叙述框架中，而不是说戏剧舞台表

演本身属于叙述。
西方现代叙述学元老普林斯也沿袭了这种传

统:“表现事件的戏剧表演不构成一个叙述，因为
这些事件直接发生于舞台之上，而非经过重述

( being recounted) 。”( Prince 58 ) 后来其《叙述学
词典》新版时，他的态度有所改变，只是中立性地
介绍了热奈特等人的相关看法。
这种传统，到了“后经典叙述学”那里，也没

有大的改变。兰瑟致力于叙述文本与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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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沟通，对经典叙述学作了女性主义批评的

激进改造，但她对叙述者与故事的相互依存却十

分强调:

没有叙述者，就没有故事; 反之，没

有故事，也就没有叙述者。两者之间这
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叙述者处于一种

有特权亦有所限的极限地位: 它不在文

本之外，它是使叙述文本存在的东西。
叙述言语行为不能像人物言行那样被看

成纯粹的模仿，它是使模仿得以可能的

行为。( Lanser 4)

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站在狭义模
仿立场修正了亚氏笼统的模仿论或“叙述模仿
论”; 第二，从另一角度强化了热奈特关于叙述
言语行为功能的观点，认为它在于使人物的模

仿得以可能; 第三，直接明白强调了叙述者之于

叙述的必要性，间接表明了没有叙述者的戏剧

不属于叙述的判断。这种看法长期以来都是中
西叙述学界的主流，直到当下仍有相当多的学

者坚持。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对叙述的看法对中国学术

界有直接影响。他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继承
了中西文类划分的古典传统，将文类划分为抒情

诗、戏剧、叙事文三个基本类型，在此基础上，他又
沿袭了西方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把是否有故事，尤

其是否有叙述者作为区分这三大文类的基本标

准:“抒情诗有叙述人( teller) ，但没有故事，戏剧
有场面和故事( scenes) 而无叙述人，只有叙事文
学既有故事又有叙述人。”( 浦安迪 18 ) 显然，无
叙述者的戏剧，与叙述分立。
戏剧不属于叙述这种传统，不仅仅属于“文

艺”学界，欧美现代“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代表人
物之一的 F． Ｒ．安克施密特在讨论电影与戏剧表
演时也持相近看法: 演示性的电影或戏剧表演无

论如何都不存在叙述结构，都不属于叙述类型，

“由历史电影或戏剧所提供的对历史社会实在的
表现尚未处于叙述框架的结构之中。［……］历
史戏剧或者电影可以被解释为或者翻译成叙述结

构，但是它们自身并不具有这样的结构”( 安克施
密特 7) 。
从上述梳理中，已可看出西方理论家把戏剧

排除出叙述的原因。问题在于: 这个原因成立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弄明白这个原因背后的基

本逻辑。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基本逻辑不过是
“文字中心主义”，即理论家们基本把叙述限制在
书面文字范围内了。西方现代叙述学主流基本围
绕书面文字小说展开其理论建构与文本批评，这

是不争的事实。安克施密特的观点已是相当直
露，尽管无法确知他所说的书面文字书写的戏剧

或电影剧本为何具有叙述结构，因为按照西方叙

述传统，戏剧等故事演示类型已经被排除在叙述

之外。至于西方现代叙述学的其他理论家，更是
异常直白强调了叙述者或叙述者的文字表现之于

叙述判断的根本性了。柏氏与亚氏的情况看似复
杂一些，但稍微深究也会发现，在他们的叙述与戏

剧区分的模仿论框架下，隐含着他们有关叙述判

断的媒介意识或无意识。
柏氏崇尚口语交流，不太信任书面文字表达，

但在界定叙述时却似乎不自觉地立足于文字媒

介。在《斐德罗篇》中，他比较了口语交流与文字
表达。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假借埃及神话谈到了书
面文字这种发明作为“药”的两面性，尤其是它的
负面性。作为一种治疗，文字使人更加聪明，能改
善记忆力，使人博闻强记。但它同时也是一剂毒
药，会在人的灵魂中播下遗忘，因为人会依赖写下

来的东西，不再去努力记忆，关键是，通过文字这

种外在符号学到的东西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赝

品①(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 197—198) 。同时，因
为文字是口语的影像，属于僵死的东西，遭到曲解

时，因作者不在场而无法为自己辩护。相反，他也
借他人之口称赞了口语。作为文字的兄弟，它是
一种活生生的话语，属于更加本原的东西，比文字

更有效，有着确定的合法性。因此，他认为，拥有
正义、荣耀、善良一类知识的人对待文字与口语完
全不一样，这样的人“不会看重那些用墨水写下
来的东西，也不会认真用笔去写下那些既不能为

自己辩护，又不能恰当地体现真理的话语”( 《柏
拉图全集》第二卷 199—200 ) 。既然如此，他在
区分叙述与模仿时，为何又要立足于书面文字的

文学文本呢?

其实，这是他讨论问题时不得已而采取的一

种手段。在当时社会，口头故事讲述、故事表演非
常流行，正因为如此，他格外关注这些形式在城邦

护卫者的教育中所起的作用。但在讨论叙述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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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戏剧) 的区分时，他也似乎只能在文字媒介的

文学文本中选取诗句作例子。原因很简单，这些
诗句已在文字文本中被固定下来，能作例证被引

用。相反，口头讲述或表演，无法根本固定故事的
内容与讲述形式。对此，J．古迪有明确的看法: 口
语是即兴的，口语文化总是飘忽不定，无法用同样

的方式进行观察和评论，书写是作为客观物质而

存在的( 古迪 52 ) 。借用现代媒介传播学先驱
H． A．伊尼斯的“阅读预设服从权威”的看法( 伊
尼斯 13) ，则是诗学批评需要服从来自作家、文
字文本的权威。柏拉图本人非常清楚这些情况，
在《伊安篇》中，他提到了“诵诗人”伊安在吟诵荷
马史诗时会仔细润色荷马的诗句( 《柏拉图全集》
第一卷 299) ，在第七封书信中，他强调了书写符
号的不可更改性( 《柏拉图全集》第四卷 98) 。另
外，他也提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传唱故事时，往

往会以诗人创作的文字文本中的诗句作为底

本———那时，专业背诵者从诗作的抄写副本背诵
诗作，一般大众再从专业背诵者那里听到诗句与

获取知识( 凯尼恩 43) 。这一点尤其促使他关注
诗人创作的文字文本的内容与表达形式是否符合

城邦公民教育。《理想国》第二卷在谈到城邦护
卫者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故事教育时，大量引用了

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埃斯库罗斯 3 部
悲剧( 后亡佚) 中的诗句，用它们说明诗人创作应

该遵循的原则( 真实、不亵渎神灵等) ，该书第三
卷在评论故事讲述的内容选择时，再次大量引用

了文字文本的荷马史诗中的诗句。不过，也需要
指出，在不涉及引用诗句，一般性地讨论戏剧模仿

时，他往往立足于戏剧舞台表演，强调诗人模拟一

切行当扮演各种角色时需要模拟有品德的人的言

谈方式等( 柏拉图，《理想国》124—125) 。
亚氏对艺术使用的媒介很自觉，《诗学》开篇

第一章就区分了各类艺术的模仿媒介，把荷马史

诗归为仅以语言模仿的艺术 ( Aristotle， 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9 ) 。这里的语言当指书面文
字，而非口语。这完全可从他基于媒介对艺术的
分类看出来。史诗用的是无音乐伴奏的话语或格
律文，若是指吟唱的史诗，则应归入用音调、节奏
等进行模仿的艺术了。这种判断，还可从他对悲
剧、喜剧与其他艺术在媒介使用上的区别中得到
证明: 悲剧、喜剧兼用节奏、唱段、格律文这样一些
媒介。与艺术这种模仿媒介区分一致，亚氏在

《诗学》第三章中讨论艺术的模仿方式，即前文提
到的叙述与戏剧分立涉及的三种方式时，特意设

置了一个限定: 用“同一种媒介”。这“同一种媒
介”，也当指文字媒介，即都在史诗、戏剧的文字
文本中以不同表现形式模仿同一对象，“用同一
种媒介的不同表现形式摹仿同一个对象”( 亚里
士多德 42 ) 。为什么可作此推论呢? 著名学者
D． W．卢卡斯在为《诗学》作注解时这样说道:“实
际上，这个方式的划分只适用于那些使用语言

( λóyo) 的形式。”( Aristotle， Poetics 66) ②这种理
解还是宽泛了。我们认为是文字，除了上述原因
外，还基于“与这种文艺的模仿媒介区分一致”这
个前提，包括上文讨论柏拉图类似问题时提到的

原因。即使不同媒介的不同表现形式也可以模仿
同一对象，却很难在具体内容与表现形式上对史

诗与戏剧进行比较。应该说，这在《诗学》进一步
讨论荷马与其他史诗诗人在表达形式上的差异

时，也可看出端倪来:

诗人应尽量少以自己的身份说话，

因为这不是模仿者应该做的。其他史诗
诗人始终以自己的身份说话，偶尔模仿

个别人，次数也很少。荷马的做法不同，
他先用几句诗行作引子，很快就以一个

男人、一个女人或一个其他角色的身份
说话或行动。( Aristotle， 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93 － 95)

这样看来，西方现代叙述学的“文字中心主
义”还真是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这样说: 西方理论家把戏

剧排除出叙述的直接原因，不过是把叙述者的言

语当成了叙述判断的基本标准，而这个标准背后

的逻辑，也不过是柏氏、亚氏首次分立戏剧与叙述
时确立的“文字中心主义”传统———从前文有关
梳理及一些学者对口头叙述的讨论来看，实为

“语言、文字中心主义”传统———这自然是一种叙
述媒介视野异常狭窄的叙述观。这种叙述观无疑
会遮蔽口述的特点，会无视口述在文字叙述中的

历史遗留或这两种叙述形式的相互影响，更会排

除其他可能的叙述形态。关键在于，这样的叙述
观并不符合古希腊早期文化中的故事观。这一
点，将在下文的历史考察中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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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希腊早期文化中的故事观念与叙述
的同义性

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阐述一下戏

剧表演为何属于叙述。
在西方现代叙述学发展史上，M． H．艾布拉姆斯
是少有的正面承认戏剧表演属于叙述的理论家，他

在久负盛名的《文学术语汇编》一书中解释“叙述”
词条时指出:“在戏剧中，叙述并非以讲述方式进行，
而是通过舞台上人物角色的行动、言语的直接呈现
而展开。”( Abrams 173) 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
断言。与他相比，S．查特曼可说是少有的正面论
述戏剧属于叙述的理论家，他认为叙述可从广狭

义理解: 狭义叙述指叙述文本必须由叙述者讲述

出来，叙述等同于“讲述”; 广义叙述则包含了传
达( communicate ) 叙述的两种方式———“讲述”
( telling) 与“展示”( showing) 。在他看来，这两种
方式都属于“呈现”( present，transmit) 的行为，这
种行为并不局限于口语或文字“讲述”( Chatman
113) 。简言之，这两种方式都以符号组合的形式
“呈现”，尽管选择的符号组合类型有所不同。在
讨论热奈特关于叙述与模仿的差异论时，他指出

戏剧在许多重要方面也是一种叙述，因为它与史

诗一样，都建立在“故事”这样的叙述成分上; 在
评述亚氏关于悲剧与史诗的差异论时，他认为表

演( spectacle) 只是故事现实化的一个要素，而非
叙述结构的潜在要素，而叙述学意义上的故事的

基本属性在于它由系列事件构成，这一属性为戏剧

和史诗所共有( Chatman 109 －110) 。他总结道:

对我来说，任何呈现一个故事( 由

人物或角色参与或体验的系列事件) 的

文本，都首先是一个叙述。戏剧和小说
都具有时序性的系列事件、一组人物和
一个背景这样的要素。因此，从根本上
说，它们都是故事。一种故事被讲述
( diegesis ) ，另 一 种 故 事 被 展 示
( mimesis) ，这个事实是次要的。我所说
的“次要”并不是说这种差异无关紧要，
而是说这种差异在文本区分的层次上低

于叙述和其他文本类型之间的区分

( Chatman 117)。

应当说，查特曼关于叙述判断的这两点解释

还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他对广义叙述的解释，
无疑立足于远比经典叙述学开阔、基础的符号学
视野。从符号传达意义而言，叙述信息的呈现，用
语言或文字还是用行为或身体符号等，并没有本

质的区别，它们不过是传达叙述信息的不同媒介

而已，“广义上讲，形体表演也是一种叙述行为，
即由表演者发出的、以肢体动作为媒介的、向观众
传达特定信息的一套话语，符合叙述行为的内在

机制，具有独立表意性。比如哑剧、舞剧的形体表
演都具备完整的表意性和叙事性”( 顾飞 64 ) 。
在此意义上，也就无所谓广义与狭义的叙述区分，

无所谓柏氏关于纯粹叙述与模仿的僵硬区分。他
的第二点解释，不过说出了一个历来为理论家们

所忽视的一个显见事实与粗浅道理，无论小说还

是戏剧，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或具有一个基本属

性: 都有故事，都属于故事。这一点对于叙述判断
来说，其逻辑次序与学理重要性超过了叙述表达

的媒介差异，这种理解，也远非后世对叙述、戏剧
等所作的较为狭隘的文类划分。然而，这种疏忽，
早在柏氏、亚氏身上就发生了。
如前所述，柏氏与亚氏生活的古希腊时代，口

头故事讲述、戏剧表演等故事演示相当盛行。M．
麦克卢汉在考察古希腊的口语、文字文化后认为:
“在古希腊世界之中，书籍常见的发表方法是当
众朗读，首先由作者本人，然后是由专业朗诵者或

演员，而甚至在书籍和书面艺术已经普及之后，当

众朗诵仍然作为常见的发表方式。”( 麦克卢汉
166) 这个时期，除了职业的诗人、剧作家外，还出
现了诗人、剧作家的助手或附属，如演员、舞蹈家、
演出经纪人、歌舞队、游唱者等( 柏拉图，《理想
国》81) ，涌现出了一批像伊安这样的职业“诵诗
人”，他们在节日或仪式庆典等时间与场合吟诵
史诗，表演悲剧、喜剧、木偶戏、竖琴等，种类多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概念非常流行，用法与
含义相当宽泛。柏氏与亚氏都非常熟悉这一切。
柏氏非常熟悉口头故事讲述传统及其在历

史、文化传承中的作用，非常在意故事表演艺术在
城邦护卫者的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神
祇的起源或诸神的传说，尤其世界或事物的秩序

这种神赐予凡人的礼物，都是前人习俗式地以讲

述故事的方式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 《柏拉图全
集》第三卷 184) ———后世学者一般认为，史前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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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人了解更远时代的唯一途径就是神话与传说，

口口相传的神话与传说构成原始资料，他们通常

把这些故事看作他们祖先的历史( 帕姆洛依等

14) 。他也注意到，在家庭教育中，母亲、保姆们
总是先用故事然后才用体操教育儿童。因此，他
主张故事讲述在儿童日常教育中的优先性，认为

更多地用故事塑造儿童的灵魂甚于母亲、保姆们
用她们的双手培育儿童的躯体( 柏拉图，《理想
国》90) 。然而，出于他的城邦政治理想，他不仅
对讲述神的故事、各种故事表演的内容作了明确
规定，包括诗人写作的故事是否允许舞台表演、配
合唱队等( 多见于《理想国》《法篇》) ，还对装饰、
绘画、造型这样的“第五类事物”，包括诗歌、音
乐、悲剧等技艺采取了基本的否定态度( 《法篇》
等表示可接受其中严肃的部分) ，认为它们都不

具有严肃的目的，仅供人玩赏娱乐( 《柏拉图全
集》第三卷 135—136) 。他这样否定悲剧表演:

在潘的身上表现出两种形式，一种

是精细和神圣的正确形式，是居住在天

上的诸神拥有的，另一种是粗糙的虚假

形式，是下界凡人拥有的，就像悲剧中的

羊人那样粗陋，因为故事与虚假的传说

一般说来与悲剧的或羊人的生活有关，

悲剧是它们的处境。(《柏拉图全集》第
二卷 92)

否定虽然间接，但颇具根本性。因为，这里讨
论的是言语的本质属性这个基本问题。在他看
来，言语表达具有两面性，它表达一切事物总具有

正确与错误两种形式。他借“潘”( Pan) 身上的两
种表现形式对此所作的类比解释，既暗示了悲剧

故事的粗糙与虚假，也挑明了故事、传说与悲剧的
一种渊源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对参与表演的演
员也表达了否定，认为他们从事的是行骗的技艺，

把他们类比为作虚假宣传的政客，属于智者中最

大的智者( 非“爱智者”) ; 进而，他最终以故事讲
述不适合政治宣传( 采取发布指示的方式) 的方

式把故事讲述归属于他极端鄙弃的修辞学( 《柏
拉图全集》第三卷 141—162 ) 。在他看来，修辞
学产生没有知识的信仰，不是关于对错的一种指

示，而属于奉承性的非技艺( 《柏拉图全集》第一
卷 329、340) 。

不过，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在柏氏的著述中，

在古希腊的语言文化中，故事( 、λóγο) 与
神话、传奇、传说属于可以互换的同义词或近义
词。 和 λóγο统称为“故事”( λóγo 这个古
希腊大词也表达了“传说”“故事”“寓言”“一段
叙述”等含义) ，这两个词的词根构成的其他一些
词也有着相近的含义，如 λóγων 作“故事”讲，
λóγοι 也可译为“故事”， 可译为“神

话”， 可译为“神话故事”等( 柏拉图，
《理想国》88—115) 。另外，从更大范围看，同词
根构成的其他古希腊词也表达了相近的含义，

含义为“小故事”“小寓言”，λóγιο 作名
词时表示“善于说故事的人”“编年史家”，

的动词含义为“编故事”，λογο-ποιó 表
示“编年史家”“编故事的人”“寓言作家”等( 罗
念生 水建馥 511 ) 。在《斐多篇》中，柏氏借苏
格拉底之口也把寓言看成故事文类( 《柏拉图全
集》第一卷 56 ) 。所有这些，不只是反映了古希
腊的语言文化特点，更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故

事观念。也就是说，故事是古希腊颇具包容性、极
为基础的一个概念，神话、传奇、传说、寓言这些被
现代文体学视为具体的文类，都可统称为故事，都

属于故事这个更为基础的文类。不仅如此，柏氏
在事实上也把悲剧表演包括在故事范畴内。除了
上面刚刚提到的故事、传说与悲剧具有一种渊源
关系外，他重视的音乐教育也包括了故事: 在古希

腊语中，音乐“不仅指现代的器乐、声乐，而同时
也指或首先指吟唱的史诗、抒情诗、悲剧等”( 柏
拉图，《理想国》88) 。这样看来，在古希腊，故事
更是一个不分表达媒介的概念，不管它是被口述

的、被书面文字呈现的、被音乐表现的、被舞蹈表
达的、被戏剧表演的等，它都属于故事类型。对于
戏剧表演本身，柏氏在《欧绪弗洛篇》中也明确提
到了其神话故事表演的起源，“古代雅典人为纪
念酒神而举行化妆歌舞会，人们披上山羊皮，戴上

面具，表演神话故事。这种迎神赛会上的歌舞以
后逐渐发展为戏剧”(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 88) 。
而更有意味的是，古希腊语 具有“叙述”与
“故事”的双重含义( 罗念生 水建馥编 137) ，而
近义词 也表“叙述”“讲述”义， 在

《理想国》中也指“叙述”( 柏拉图，《理想国》
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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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柏氏相比，亚氏分立叙述与戏剧的内在矛

盾更明显。尽管他明确区分叙述与戏剧，但无疑
也把戏剧看成故事类的文艺类型。且不说他也把
悲剧、喜剧的起源追溯到为庆祭酒神时歌队以抒
情方式即兴口诵酒神苦难与开创性的伟业故事与

贡献( Aristotle， 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19; 罗米伊
4) ，单说他的“模仿说”核心的情节论，就完全是
故事情节论的典范。他的情节论或情节诗学，完
全立足于被他排除出叙述的悲剧。不同于其师，
他在《诗学》中既保留了“mushos”这个术语传统
的“故事”或“传说”义( 亚里士多德 197—198 ) ，
又用来主要意指“情节”这个富于积极意义的概
念———利科认为“mushos”这个希腊词既指想象
性的作为故事的寓言，也指精心构建的故事性的

情节 ( Ｒicocur 20 － 21 ) ，也有中国学者认为
“mushos在希腊文中的原意与文字或传统故事有
关”，并汉译为“神话”( 斯科尔斯 费伦 凯洛格
220) 。在《诗学》中，“情节”与“故事”“事件”
( “事件的组合”) 等词或词组常常混用。悲剧对
行动的模仿，须通过情节化方式对事件的组织才

能最终完成，因为行动体现在事件之中，而情节对

事件的组织，也就是编织剧情或故事。至于故事
或事件材料的来源，完全可以是现成的神话、传说
等，也可以是诗人自己的设想与编制。从西方文
论史来看，他的情节诗学早已超出对悲剧情节的

理解与解释，被公认为西方文艺情节论的典范，早

已成为西方叙述诗学的核心理论框架。完全可以
这样说，西方叙述诗学一脉相承的“模仿→情节
－事件组合→故事 /叙述”这个逻辑框架及其历
史渊源，就是由他确立的。
由此可见，柏氏与亚氏在区分叙述与戏剧模

仿时，为了讨论方便还真是疏忽了所处时代的语

言文化特点，尤其是故事观念，从而不自觉地滑向

了“文字中心主义”泥淖。与其说是疏忽，毋宁说
是受制于所处时代语言文字媒介力量的潜在塑

造。前文提到古希腊口语文化的繁荣，这只是历
史的一个面相。H． A．伊尼斯认为，古希腊传统的
口语文化伴随着文字在公元前 5 世纪后半叶的发
展而衰落，写作开始侵蚀口头传统，而“一种新媒
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伊尼斯
28) 。生活在这个时期的柏氏( 前 427—前 347
年) 与亚氏( 前 384—前 322 年) ，不能不受到新的
占主流的文字媒介文化带来的划时代影响。柏氏

生活时期文字文化的发展状况，按照 F． G．凯尼恩
的考察，大致是这样: “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公元前
四世纪初，图书在雅典大量存在，价廉易得。阅读
的习惯正在发育中，但还没有非常牢固地建立。”
( 凯尼恩 54) 于是，柏氏的著作体现为“口头传统
和文字传统的混合”，他的散文已经开始放弃直
到公元前 5 世纪初叶创作中仍然大量使用的口承
规则，他的散文成为第一部用散体形式即以一种

字符的扩展写就的文字文本( 哈夫洛克 14—
34) 。到了亚氏生活的时代，情形又发生更大的
变化，不少学者都充分肯定了这一点。伊尼斯认
为，亚氏标志着“从口头传统到看书习惯的转变”
( 伊尼斯 7) ，凯尼恩则直接说道，“因为有了亚里
士多德，希腊世界才由口头演示过渡到阅读的习

惯”( 凯尼恩 54) 。这不难理解，亚氏与亚历山大
的关系，亚历山大图书馆对于希腊化文明的深远

影响，已为世人熟知。
以上考察，既阐明了戏剧表演属于叙述的学

理依据，也让我们重新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在

古希腊较早时期人们的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中，甚

至在柏氏、亚氏的潜意识中，故事属于不受表现媒
介限制、样式繁多、普遍的、最为基本的一种经验
表达与交流的模式。实在地说，这种模式很早就
出现在原始宗教神话中，而原始宗教神话又根植

于人类就自身最关心之事举行的仪式庆典中，

“古代神话，就其主要功能来说，其实是仪式歌唱
或仪式讲诵。这种歌唱或讲诵总是要配合一定的
道具和行为来进行”( 王小盾 27) 。正因为如此，
有西方学者推测宗教神话是人类最古老的叙述形

式，进而完全按照希腊文的用法把“神话”和“传
统叙 述”当 作 同 义 词 使 用 ( Scholes Phelan
Kellogg 219 － 220) 。按照现代叙述观念来说，这
种推测并不恰当，但把神话这种“传统叙述”追溯
到宗教神话仪式，倒是值得重视的，不少远古神话

故事不过是用语言或文字“复述”了仪式演示过
程本身。它符合人类口语文化时期的社会与文化
实践，正如杰克·古迪所说: “在口语文化中，各
式各样的成人文体不只是图书馆分类法下的一

支，而是构成大背景的行动集合的一部分，它们通

常是仪式，有时也是音乐与表演者的舞蹈。它们
含有表演者说话、手势与动机所代表的决心，以及
听众的预期。每种文体都有专门的表演语境，有
场所、时间、表演者与目标。”( 古迪 53) 这启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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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人类的早期故事形态，往往以仪式等表演形式

展开。

三、故事演示类被排除出叙述更深层次逻
辑的反思

上文讨论，已经阐明这样几点: 第一，西方现

代叙述学排除戏剧表演受限于其狭隘的言语，尤

其文字媒介视野; 第二，柏氏、亚氏分立叙述与戏
剧基于其文字媒介立场; 第三，古希腊早期文化中

的故事与叙述具有同义性; 第四，S．查特曼对戏剧
表演之叙述判断的解释，即叙述与戏剧都以符号

组合的形式“呈现”故事，都属于故事，具有相当
的说服力。不过，有关叙述媒介视野局限的讨论
还缺乏更深层次逻辑的反思。
反思前，有必要提一下西方现代叙述学发端

时期几位理论家对叙述媒介多样性的强调，以及

对非言语、非文字叙述实践的讨论，以此表明并非
所有现代叙述理论家都局限于言语、文字视野理
解叙述。从媒介文化角度重读罗兰·巴尔特在
《叙述文本结构分析导论》( 1966 年) 一文开篇说
的那段著名的有关叙述具有普遍性、多样性的话，
实在有些意味深长。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影像
( 电影) 、图画( 绘画、彩色玻璃窗) 、行为动作、身
体符号( 戏剧、哑剧) 等都可用作叙述的媒介，叙
述表达不受媒介的限制。尽管他并没有直接说摔
跤表演是一种叙述，但他对其所作的精彩的符号

学描述，无疑在事实上已经把它看成一出由角色

演员夸张动作创演的富于故事性的哑剧，“拳击
赛在观众眼前创演了一个故事”，“拳击是一出即
时性的哑剧，比戏剧中的哑剧更有效果，因为摔跤

手的动作姿态、表演不需要轶事作为稿本，不需要
布景”( Barthes 14，17 ) 。格雷马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讨论叙述的表现形式时也认为，不仅在自

然语言的意义表现中，而且在电影语言、梦的语言
和形象绘画等地方也能找到叙述结构( 格雷马斯

166) 。S．查特曼的多叙述媒介意识，明显超越了
经典叙述学时期的多数理论家，《故事与话语》
( 1978 年) “导论”部分，已明确把绘画、电影、芭
蕾、哑剧等以非口语、非文字媒介呈现的故事类型
纳入叙述，并对图画叙述、电影叙述作了大胆
讨论。
回到本部分的论题。上文梳理指出的把叙述

限制在言语或文字范围内这个核心逻辑的背后，

其实有着更为深层的逻辑，即艺术与生活的简单

二元。这种二元思想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就是
文艺模仿论。准确地说，这种二元思想与文艺模
仿理论构成一种共谋关系。在这些理论家看来，
戏剧表演对人物言行的模仿性展示，类似于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或所经历的生活事件的直接

呈现，谈不上艺术表现性。柏氏之所以保留不完
全模仿，还因为他认为史诗有诗人的言语陈述。
对热奈特来说，则是史诗体现了诗人言语叙述本

来不强的表现性。按照他的理解，文字戏剧文本
基本属于对人物言行的“实录”，无法体现诗人叙
述言语的艺术表现性。这当然是对文字剧本与戏
剧舞台表演这种所谓“模仿艺术”过于简单的理
解。所谓戏剧舞台表演对生活的直接模仿这种判
断本身，在现代经典叙述学那里又内在于其封闭

文本讨论叙述语法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这种理

论框架假定，一切叙述只能由言语叙述者发出，但

一旦跳出这种“唯叙述者叙述”的理论框架，站在
任何符号文本都有源初发送者的立场看问题，就

会发现，这种判断只是表面的。戏剧剧本中任何
人物的言行，哪怕是惟妙惟肖的模仿，都是作者构

思及其言语表达的结果。与史诗不一样，文字剧
本中的戏剧人物言行，不是简单属于夹在陈述之

间的东西，它们本身就是情节叙述的核心部分。
而且，无论在戏剧剧本中，还是在戏剧表演中，它

们本来就是对生活事件一定距离的表达，或者对

想象性事件的虚构化表达，其本身就具有艺术表

现性。戏剧表演，无疑是多种叙述参与主体创造
的结果。简言之，任何一种文艺形式，总是对实际
发生的人生事件或事态，或虚构事件之有意图意

义的艺术再造。
这种基于生活与艺术简单二元的模仿说，在

西方现代叙述学那里，表现为“叙述重述”观。热
奈特在《叙述的界限》一文中使用了 represent，
representational这样的措辞，本文引用时汉译为
“再现”与“表现性”，“表现性”即“再现这种叙述
言语表达方式的表现性”。普林斯在其两个版本
的《叙述学词典》中对与“叙述”有关的词条如
narrating，narration，narrative 等的解释，也使用了
represent( -ing ) ， recount ( -ing ) ， representation 等
措辞，其含义也是“再现”或“重述”。这里的“重
述”或“再现”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主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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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把叙述局限于口语、文字的一种习焉不察的预
设，即叙述必须是后来人讲述前人经历过的事件，

或自己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事件这样的叙述框架。
无论这个后来的讲述者如何模拟人物讲述故事，

或把叙述任务转交给人物，始终有这样一个或隐

或现的预设框架。从形态上说，直接以口语、文字
讲述发生于过去事件的叙述种类，当然属于最直

观、最典型的叙述模式。它们属于人类最直接、最
普遍的生活经验之一，这些叙述类型的媒介化叙

述再现过程与方式，很容易得到辨识。正因为如
此，这样的叙述类型或模式很容易成为西方现代

叙述学发端时期的宠儿。而且，也容易让不少理
论家把它想象为小说甚至人类叙述的开端。C．
布鲁克斯与 Ｒ． P．沃伦在谈到小说的诞生时，就不
无浪漫、诗意地说道: “当夜幕笼罩四野，穴居人
空闲下来围火而坐时，小说就诞生了。因恐惧而
战栗，因胜利而自喜，无论哪一种，他们都会用言

语再次经历狩猎过程中遭遇的事件与情景

［……］”( Brooks Warren 1 ) 叙述发生与心理的
关系、与经验交流和传达需要的关系、与部族历史
传承的关系等，构成了故事讲述这种古老经验交

流形式的发生动力之源。而言语叙述，事后重叙，
所叙之事之真实经历与幻想虚构混合，构成其基

本形态。不过，这种过于经验化的理解，自然也是
浅表性的。
第二层含义，也即深层次的含义，则是指: 人

在现实生活中的言说与行为，必须经过叙述者的

叙述言语或文字的媒介化行为，才可完成广义模

仿论式的叙述，才可转换为叙述文本。这种理解，
严格说来，叫“叙述再现”。这种“叙述再现”观，
突出体现在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提出“情节诗
学”以来整个西方现代叙述学、历史叙述诗学等
主流理论的理论框架中。这种“重叙”论或“叙述
再现”观，严重遮蔽了叙述的本质，大大缩减了叙
述的形态与范围。不过，要澄清这种片面叙述观
的局限，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一种更
有效的解释框架，即“日常生活叙述诗学”———叙
述早已积淀为一种经验表达与交流范畴，符号化

的日常生活充满各种叙述形态，包括被他者观察

的生活化展示的事件、广义表演的故事等，而叙述
作为一种理解、筹划与组织社会生活的智力，使日
常生活过程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叙述化的结构特

征。换言之，生活与艺术简单二元视野下的故事

演示文本被排除出叙述的深层逻辑的全面反思，

还需要“日常生活叙述诗学”这个视野更为源初
与开阔、更为基础的解释框架。鉴于此框架的繁
难性，这里只是提及，有待专文讨论。
论述至此，本文似乎可以这样作结: 站在一般

叙述学的立场，包括戏剧在内的故事演示类无疑

属于叙述，那种完全以“叙述者的言语或文字叙
述”作为叙述判断的叙述观，既不利于澄清故事
或叙述的历史发生与演变，也不利于通透理解叙

述的实质与形态; 远古时期故事与叙述的同( 近)

义性，故事与仪式等演示行为的密切关系提醒我

们———故事与叙述的复杂、微妙关系还需要我们
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叙述理论的建构既需媒介

学的视野，也需回到“历史现场”; 柏氏与亚氏关
于叙述的“文字中心主义”、他们二人确立的生活
与艺术二元观及其与模仿说的合谋，需要在新的

叙述研究范式中被突破，只有这样，一般叙述学的

地基才会更加坚实。

注释［Notes］

① 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完全否弃文字( 《柏拉图全集》第
三卷 568) ，他对语言、文字都有所怀疑( 《柏拉图全集》第
四卷 98; 第二卷 92) 。
② 该注释本只编排了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古希腊语文
本，本文引用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另外一个版本，既有
其古希腊语文本，也有 S． H．布切尔对其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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